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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黄刚生于1959年，1985年毕业于

北京电影学院。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天山电影制片厂

厂长，目前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

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新疆电影家协

会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高黄刚是电影界知名的专家型、管

理型的文化名家，是新疆电影创作生产

领域近十年以来的领军人物。在他的带

领下，天山电影制片厂在中国民族题材

电影领域，打造出了被业界普遍赞誉的

“天影厂现象”，新疆电影成为中国民族

电影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高黄刚从影40
余年来，先后在 50余部影视作品中担任

摄影师、编剧、制片人、导演和艺术总

监。其主导的 10余部影视作品，先后荣

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等

多项国内奖项。10余部电影作品走出国

门，在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映、参赛并

荣获大奖，他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作出不凡的贡献。

2013年到2022年，这十年是新疆电

影继往开来驶入发展快车道的十年，是

新疆电影探索主旋律电影“类型化讲述

和文艺化表达”的十年，是新疆电影在国

内外频繁获奖的十年，是新疆电影被国

内资深专家、学者称为中国电影界“天影

厂现象”的十年。从《真爱》开始，新疆电

影一路高歌猛进——《梦开始的地方》

《钱在路上跑》《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远

去的牧歌》《昆仑兄弟》《歌声的翅膀》《花

儿为什么这样红》，直到《小马鞭》。这十

年，这些优秀的影片，为新疆电影捧回十

多项国内外大奖，也为新疆文艺界争得

了宝贵的荣誉。

回看繁花深处，这一切佳绩的开创

者就是天山电影制片厂原厂长，现任新

疆电影家协会主席的高黄刚。作为著名

的电影艺术家，高黄刚先生四十年如一

日，潜心深耕，宵衣旰食，沉浸在他深爱

一生、追求一生、奉献一生的电影艺术世

界中，孜孜探索、披荆斩棘、开花结果，他

走过了一条光影璀璨、收获满满的电影

之路。

梦开始的地方——

1959年 7月，高黄刚出生在乌鲁木

齐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高光

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晋南日报》的一

名记者，西安解放后，转入《西安日

报》。 1949年，高光强奉命随王震部队

进疆，他和一行的二十多名同事们肩负

着一个重要的使命——接管当时的《新

疆日报》。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新疆日

报》题写了苍劲有力的报名，这对高光强

和他的同行者而言，是莫大的激励和鼓

舞。上级要求入疆六天内必须出报，高

光强一行日夜奋战，成功出报，成为新疆

报史的一段佳话。高黄刚的母亲黄彬英

是新疆第一代女摄影记者，也是著名的

“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女兵之一。当年，

黄彬英告别亲人，义无反顾地踏上西行

的列车，扎根新疆、建设新疆。在她担任

摄影记者的年代，国家领导人来新疆视

察的很多珍贵照片都是由她亲手拍摄

的。

父亲博览群书，笔耕不辍，母亲执着

摄影，见多识广，这让高黄刚在少年时代

就耳濡目染地接受着文学艺术的熏陶。

尤其是母亲对摄影的热爱，对年幼的高

黄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黄刚小时候

也经常拿着相机到处拍摄，向母亲学习

拍摄技巧。在立人做事方面，父母勤勉

不辍，投身事业的专注身影、坚忍不拔的

情操修养，亦对高黄刚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

少年时代的高黄刚是活泼顽皮的，

对电影的热爱和痴迷就是从那时开始

的。当时，他家住在新疆日报社家属楼，

隔着马路正对面就是电影院——十月礼

堂。高黄刚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拿起父亲的望远镜，趴在窗台上看

对面十月礼堂门口的影讯大牌子，因为

他不想错过任何一部新片，有时候有了

新电影放映的消息，他会激动得几个夜

晚都睡不好。为了买电影票，他开始卖

废品，当时一个废弃牙膏皮可以卖两分

钱，他迫不及待地把家中还剩半管的牙

膏挤到盒子里，然后卖了牙膏皮去买电

影票。后来眼看着电影票从五分钱涨到

一角钱，甚至两角钱，高黄刚又开始卖废

报纸等其他废品筹集“资金”，只为走进

他视作艺术殿堂的电影院。

有时候也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

况，高黄刚就带着小伙伴们钻进十月礼

堂旁的暖气地沟，沿着暖气管道钻到电

影院的后台，后台洞口刚好在大银幕的

后方，小伙伴们就在银幕后方津津有味

地看着电影，不仅丝毫不影响观感，还有

一种冒险后胜利的激动。但这一冒险仅

进行了几次就“夭折”了，当他又一次和

小伙伴们贴着滚烫的暖气管道爬到银幕

后方的出口时，才发现出口已经被堵住

了！地沟又很窄，倒着退回去可不大容

易。他们手脚并用退了足足一个多小

时，才蓬头垢面地钻出地沟。这种对电

影的执着和热爱，让高黄刚从小就拥有

了梦想，在之后的生活里，这颗种子不断

地发芽壮大。如今，坐在配有环绕声的

高级影厅里，高黄刚常常充满感慨地回

忆起儿时看电影的美好时光，那是他“梦

开始的地方”。高黄刚说：“我打小就喜

欢电影开演后带给我的那种神奇的感觉

——黑暗中 ，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将我

牢牢攥住，牵引我步入一个神奇的梦境，

而这个梦，我一做就是一辈子。”

走入艺术殿堂——

1978年 2月，19岁的高黄刚被分配

到中国摄影家协会新疆分会工作。在那

个年代，身挎相机走在人群中，还能接触

到最先进的摄影设备，是一件非常令人

艳羡的事情。这一年，高黄刚的师兄张

艺谋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高黄刚

还不知道未来有一条更加辉煌灿烂的道

路在等着自己，他只知道沉浸在美妙的

摄影世界中。他以青春的昂扬，背着相

机走遍了乌鲁木齐周边的山山水水、沟

沟壑壑，初期的艺术积累就是在当今年

轻人流行的 Citywalk 中实现的。

人的一生，改变命运的重要关口，往

往只有一两个，而且还充满了偶然性。

1981年，22岁的高黄刚偶然在《新疆日

报》上发现了豆腐块大小的一则广告，上

面写着“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简章”。冥冥

之中的指引，让他激动不已，回家和父母

商量后，他决定试一试。最终，高黄刚以

专业最高分的成绩被北京电影学院摄影

系录取。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烟火与诗情

迸发的年代，是一个充满浪漫、激情和理

想主义的年代，而这一切的策源地和兴

盛地正是中国的首都北京。和莘莘学子

一样，年轻、真诚、单纯的高黄刚怀揣梦

想，经过近 70个小时绿皮火车硬座的

“洗礼”，踏入了北京电影学院。

当年的北京学界，学子们如同干瘪

太久的海绵掉进了汪洋大海，无不废寝

忘食地吮吸着知识的甘露。作为其中一

员的高黄刚，更是看到了从未看到过的

世界各国的电影专业书籍和电影，这于

他而言，真的是眼界大开。一向为人低

调踏实的他，铆足了精气神，一心扑在了

学业上。由于当时刚恢复高考没几年，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自 1978年招生以

来，一直到 1981年才第二次招生，也只

招收了 14名学生。学生不多，教师资源

相对丰富，这对于当时的高黄刚和同学

们而言，真的是福莫大焉。1978级摄影

系的师兄——中国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

张艺谋，以及日后享誉中国电影界的顾

长卫、张会军、穆德远、侯咏等，和高黄刚

同住在一个宿舍楼内。在日常的交往

中，他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学长们的

风范也深深影响着高黄刚。

在北京电影学院求学期间，有两位

老师对高黄刚的艺术人生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他们分别是王伟国和郑洞天，二人

都是北京电影学院泰斗级的人物。

王伟国是高黄刚当年的班主任，后

来担任北京电影学院的副院长。他既是

专业知识深厚的学者，也是知行合一的

实干型人才，他主讲的《银幕的造型世

界》，让高黄刚受益匪浅。“银幕就是造型

世界，电影是拍出来的，但又不能单纯停

留在‘拍’上，造型艺术要像绘画一样，讲

究光与色、镜头角度与运动、宏观与微观

的关系，在镜头的调度中悟出一些人生

道理。”王伟国的观点和论述为日后高黄

刚的形象思维、造型能力打下了非常坚

实的基础。在故事片摄影教学中，王老

师让造型语言参与叙事，他传授的方法

高黄刚至今还在使用。高黄刚生动地形

容王伟国为“出拳迅猛的人”，说的就是

王伟国对镜头的调度应用能够做到简洁

干练、恰到好处。

郑洞天是国内著名导演，曾荣获中

国电影导演协会杰出贡献导演奖、第二

届伦敦国际华语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国

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等荣誉。郑洞

天为中国电影事业培养了不少导演人

才。那个时候他亲自带 78班，带出了陈

凯歌、李少红、胡玫等一批导演。郑洞天

爱才惜才 ，高黄刚在校期间不仅得到他

的悉心传授，被他亲自带着“拉片”，在电

影创作的初期，也得到他毫无保留的指

点、传授。

在校期间，高黄刚与黄建新导演一

起创作拍摄了短片《小雨中的回忆》，此

外，他还当选学校的学生会主席。老师

们都很喜欢这个温润如玉的大个子男

生，每逢过节放假，老师们会邀请高黄刚

去家里做客，打牙祭。四十年前北京电

影学院恩师们传授的诸多知识，和四年

求学生涯中勤学苦读、实践历练得到的

知识汇集在一起，为高黄刚的电影艺术

生涯打下了深厚的地基。四十年之后，

这些都成为高黄刚最美好的青春记忆。

师恩难忘，很多年来，每当高黄刚赴京出

差，都会抽空去看看老师们，当面聆听他

们的教诲，汇报自己的成绩。

1985年6月，高黄刚临近大学毕业，

班主任和校领导找他谈话，因为他品学

兼优，学校有意向让他留校任教。这是

很多大学学子的梦想，高黄刚陷入了两

难的境地，一方面是为学校对他的高度

认可而感动，大学象牙塔的生活方式和

北京大都市的魅力无不诱惑着他；可另

一方面，对家乡新疆的热爱和依恋之情，

又让他久久无法释怀。经过几天的深思

熟虑，高黄刚毅然决然地坐上了西行的

列车，追随着母亲当年的脚步，回到了天

山脚下。

启航天山脚下——

回到新疆之后，高黄刚把所学的知

识充分运用到实践中。他像父亲当年采

访一样，深入基层采风，体验生活，不断

地创作。他的摄影作品构图精妙，内涵

丰富，曾经连续三届新疆摄影展中都有

他的优秀作品。此外，他的《龟裂的土

地》还曾在香港摄影展展出。他把所学

的知识融会贯通，用脚踏实地完成的作

品宣传着新疆独特而精彩的文化景观和

自然风貌。

高黄刚进入天山电影制片厂的第一

个岗位是电影摄影师。那个年代，新疆

的电影产量非常少，但高黄刚抓住每一

次锻炼的机会，向前辈学习，在电影摄影

专业的道路上不断努力前行。他先后在

电影《雪山义侠》《黄金缉私队》《小客人》

等影片中担任独立摄影师。同时 ，在电

视剧领域，由他担纲摄影的《哦，昆仑》

《达列什的草原》一经播出便收获了极好

的口碑，电视剧《达列什的草原》让他荣

获了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摄影单项奖的殊

荣。这对于参加工作不久的高黄刚而

言，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熟悉高黄刚的人都知道，他是电影

行业的“多面手”。而这源于他对电影的

无限热爱和对持续自学的坚持。高黄刚

说：“电影是团队艺术，各部门的创作息

息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没有哪

一个部门是单独存在的，就拿我起初做

摄影来说，要想拍出好作品，剧本要吃

透，导演的理念要理解，美术更要懂。”在

工作实践中，当年的电影摄影专业的“学

霸”，最终锻炼成了“多面手”。20世纪

90年代末期，电影行业开始走市场“试

水”。高黄刚担任制片人和编剧的《诺亚

堡》《惊恐十分》《狂心灭情》等影片的成

功，展示了他在电影制片和编剧方面的

才华。初入市场就有如此佳绩，更加激

励着高黄刚向市场贴近，向优秀电影人

行列迈进。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进入21
世纪，高黄刚迎来了他电影事业的又一

次飞跃。由他担任制片主任的影片《库

尔班大叔上北京》荣获第九届中国电影

华表奖优秀故事片三等奖、中宣部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影片中库尔班大叔感恩毛主席的一

句“好几年就好几年，哪怕是十年、二十

年，我也要去北京感谢毛主席！”给人留

下深刻印象。感恩，是高黄刚在其电影

创作生涯中不断表现的主题，因为他本

人就是一个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社

会的人。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上天对我

非常眷顾，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美好，我只

有把我所得的一切分享出去，我才能回

到少年时代的我，干净而纯粹。”因为真

情实感和朴实的叙事，影片《库尔班大叔

上北京》一经问世，便不同凡响，迎来广

泛赞誉，电影有着崇高的思想性，用小人

物的命运衬托了时代的巨变，充满了浓

厚的家国情怀。

在高黄刚的创作生涯中，发生在平

凡小人物身上的故事，往往最能打动他，

最能刺激他的创作神经。在他看来，小

人物在时代 浪潮中的命运 变迁，是最能

引发观众共鸣和共情的电影优质素材。

由高黄刚担任制片人和监制的影片《两

个人的教室》《横平竖直》的相继出世，让

他再次印证了自己的创作理念。

《两个人的教室》是一部兼具人文关

怀与社会价值的电影作品。影片取材于

发生在东北的真实事件，讲述艾滋病孤

儿丁保健在全村人的关爱下无忧成长的

故事。电影中充满了温情的细节和动人

的场景，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感

中，向观众传递人与人之间淳朴伟大的

爱。影片《两个人的教室》荣获第十二届

中国电影华表奖。

影片《横平竖直》塑造了一个平凡而

伟大的女性放映队长形象，在家庭中郭

美琴是顶梁柱，在外面是工作中的一把

手，她遵循着“横平竖直”的原则面对生

活 ，“我读书不多 ，啥准则不准则的 ，我

不懂。我只知道，做人做事 ，就像银幕

一样，得横平竖直”，这点题的一句话，贯

穿全剧。影片《横平竖直》荣获第十三届

中国电影华表奖。

自己担任“舵手”的影片连续获得业

界的最高荣誉和观众的口碑，让高黄刚

信心满满，艺术创作的激情更加高涨。

中国电影行业管理部门的领导们，也关

注到了这位虽偏居西北一隅，却佳作频

出的制片人。橄榄枝说来就来，2010年
3月，为建党90周年献礼，国家广电总局

电影局下达了一项重要且紧急的任务

——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杨善洲书记的

感人故事拍成电影，这个任务直接落到

了高黄刚的身上。感动中国人物获奖

者、最美奋斗者杨善洲曾任云南省保山

地委书记，在光荣退休的时候，为了改善

家乡的生态环境，改变人们的生存条件，

杨善洲开始植树造林，一干就是 22年。

面对这样一位崇高的人物，高黄刚意识

到，必须要有过硬的剧本，必须俯下身

子、贴近生活开展创作。时间紧，任务

重，作为影片《杨善洲》的制片人，高黄刚

深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他立即带领主

创团队进入紧张的筹备状态。他带领编

剧团队，紧锣密鼓地对 100多人进行面

对面的采访，收集了大量的一手素材。

大家在他的鼓舞和带领下，齐心协力，加

班加点，仅用 30天时间就完成了剧本第

一稿。随后，高黄刚邀请到李雪健、奚美

娟、李晨、陶虹、艾丽娅、吕一等著名演员

加盟。影片拍摄期间，国家电影局负责

人前往外景地看望剧组全体演职人员，

向他们表示问候和勉励。2011年6月30
日 ，电影《杨善洲》成功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首映，成为电影人为中国共产党九十

年华诞献上的一份厚礼。在那个国产影

片票房过亿还很少见的年代，该片不仅

获得 1.5 亿票房，还荣获了第十四届中

国电影华表奖。

影片《杨善洲》的成功，印证了高黄

刚作为制片人“能打硬仗”的综合实力，

也奠定了高黄刚优秀电影制片人的地

位。他说：“我把每一次创作都当成是一

次学习、一次淬炼，我从作品中的人物身

上汲取精神的营养，我在创作的过程中

收获成长、享受幸福。”

在高黄刚的艺术创作生涯中，家国

情怀常常萦绕在他的脑海之中，爱国主

义精神始终贯穿在他的所有作品中。20
世纪 70年代，一批多民族地质勘探工作

者，不畏艰难、勇于探索，冒着生命危险

进入“死亡之海”罗布泊，完成了党和国

家交付的艰巨任务——探明钾盐储量，

他们用生与死的抉择谱写了一曲英雄赞

歌！面对这些和自己父亲同辈的共和国

勇士的丰功伟绩，高黄刚内心澎湃，久久

不能平静，产生了拍摄一部塑造地质工

作者群像电影的念头。影片《生死罗布

泊》成功刻画了这些心系国家、勇担时代

责任的科技工作者人物群像。这部电影

也是当时天山电影制片厂投资最大，动

用演职人员和后勤保障力量最强，运用

特技手段最多的电影。担任影片制片人

的高黄刚在拍摄前期，带着主创团队反

复修改剧本。拍摄期间，团队的全体工

作人员全力以赴，怀着对地质工作者们

的崇敬，克服一切意想不到的困难，投入

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竭尽全力只为打

造一部新疆电影精品。功夫不负有心

人，2012年，电影《生死罗布泊》荣获中宣

部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2013年，荣获第十五届中国电影华表

奖优秀故事影片提名奖。这些多民族地

质勘探工作者的光辉形象，通过光影留

存了下来，更通过影像传递到了观众的

心中。这部影片也成为新疆少有的工业

题材影片，彪炳新疆电影史册，至今仍在

发挥作用。

勇挑重担——

高黄刚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他几

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电影

事业中。从大学毕业到 2012年的近三

十年间，他从摄影干起，进而涉足编剧、

制片人、艺术总监、导演等电影主要领

域。“这完全没有什么诀窍，别人吃饭喝

酒的时候，我在研读剧本，别人唱歌跳舞

的时候，我在看片思考。我绝大部分的

幸福感都来自电影，因为电影是最有魅

力的行业，它让我在现实和虚拟的两个

时空里来回穿梭，去体验各种人生，收获

各种感动和温暖，电影就是‘放牧时光’，

我愿意一生做光影的‘牧羊人’。”高黄刚

说。

2013年，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将天

山电影制片厂的担子交给了高黄刚。高

黄刚迎来了电影创作的喷发期和又一个

辉煌的十年。

上任伊始，高黄刚就提出了主旋律

电影“类型化讲述和文艺化表达”的战略

目标。在他看来，主旋律影片需要积极

突围，“伟光正”的讲故事方法已经不太

适合当今观众的观影心理诉求。多年的

电影市场化运作，网络世界的蓬勃发展，

早已大幅提升了观众的素养，观众需要

看到自己内心认可的故事和人物。高黄

刚提出主旋律影片中首先要有“人”，然

后再有崇高的人，伟大的人。他说：“只

要我们踏踏实实地写好人，认认真真地

讲好新疆故事，始终扎根现实主义创作，

用人类共同的情感书写，我们就有出

路！观众需要这样的电影，对外宣传同

样需要！”

这条路，一走又是十年！

高黄刚担任厂长后，第一个横空出

世的影片便是斩获多个重要奖项的《真

爱》。影片根据全国道德模范阿尼帕·阿

力马洪抚养6个民族19个孩子的真实故

事改编。担任影片出品人、制片人、艺术

总监，同时也是编剧之一的高黄刚，在创

作之初就为影片定下基调——诚恳的叙

述方式，注重细节的真实，遵循大事不

虚、小事不拘的创作规律。从剧本创作

到电影完成只用了半年时间。影片通过

诗意的呈现、质朴的表演、空灵的音乐赢

得观众的广泛赞誉，这部电影对于新时

期新疆区域文化形象的塑造有着非常重

要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意义。时任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的张宏森

说：“看了《真爱》，泪流满面，震撼不已，

真爱的情怀和力量足以征服观众。伟大

的母亲，伟大的爱，是跨越时代、民族、文

化和一切社会界限的，所有的人生都是

被这样的爱滋养着，托举着。影片细节

突出，节奏感好，季节性画面呈现得美轮

美奂，音乐如同天籁，这是一部很有分量

的电影，祝贺天山电影制片厂。”

2014年，《真爱》荣获中宣部第十三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六

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农村题材影片奖；

2015年5月，影片获得第七届俄罗斯国际

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2015年7月，影片

荣获第十届国际家庭儿童电影节家庭类

型电影单元最佳音乐大奖；2015年9月，

影片荣获“北京放映·丝路再起航”电影节

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突出贡献表彰；2016
年4月，影片荣获美国洛杉矶第十三届世

界民族电影节评委会最佳电影奖……

一上手就迎来了“开门红”和“满堂

彩”，这对刚刚担任厂长一年多的高黄刚

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肯定。但这一切对

于“拿奖专业户”高黄刚而言，并没有形

成太多的干扰，因为他早已经开始了下

一部影片的策划。 （下期待续）

■ 文/木 子 李牧时

一个为电影而生的人
——记电影艺术家高黄刚先生（上）

高黄刚与著名导演谢飞等交流


